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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风

军 人 家 庭

岁月有情

盛夏，藏北高原刚褪去凛冬的寒

意，又迎来烈日无情的炙烤。不远处的

山坡上，尽管钻入眼底的还是刺目的荒

凉，但碎石间不知何时冒出的点点嫩

草，给这片贫瘠的土地添了些许生机。

这些碎石，高原官兵称其为“高原石”。

它们在年复一年的暴晒与酷寒下，风化

严重、斑纹密布。

那天，在这片荒石地上，强烈的紫

外线灼得田煜祺稚嫩的小脸生疼。在

老家玩耍时，他可以撒欢跑一天都不觉

得累，可在这里，刚跑了几步便累得气

喘吁吁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田煜祺呆呆

地望着远方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涩。

在家时，爸爸田小宝曾在电话里告

诉田煜祺，高原天很蓝、雪很白。于是，

田煜祺一直想去爸爸的军营看看。在

他 5 岁那年，妈妈独自上高原探亲，可

不到两个星期就回家了。回家后，妈妈

显得很沉默。后来，田煜祺从妈妈与奶

奶的对话中才知道，妈妈上高原后，不

适应那里的环境，很快就病倒了。

去年，爸爸说休假回家后要带他和

妈妈去大草原旅行，可夏天快过去了，

他还是没有回来。那天，妈妈郑重其事

地问田煜祺：“爸爸夏天不回来了，我们

去看他好不好？”一听要去找爸爸，田煜

祺又欢喜了起来，去不了草原的遗憾瞬

间烟消云散。

经过几天的颠簸，田煜祺终于见到

了爸爸。他黝黑的脸庞、干裂的嘴唇、

消瘦的身躯，让田煜祺感到非常陌生。

“你瘦了，也黑了……”妈妈的语气里有

些心疼。田小宝笑了笑，一手抱着田煜

祺，一手拉着妻子，兴冲冲地朝营区走

去。

来队那些天，田小宝总是早出晚

归。白天，赶上风沙肆虐，田煜祺和妈

妈只能待在屋里。田煜祺最开心的时

间是晚上，爸爸回来后会陪他玩一会

儿，也会带他到营区里捡石头。那些石

头乌黑透亮，摸上去有种奇特的感觉，

田煜祺很喜欢。

营区的国旗台边，立着一块较大的

石头。田煜祺曾跟着爸爸读石头上的

红 字 ——“ 祖 国 这 里 有 我 ，海 拔 4513

米！”

田煜祺的快乐时光在一周后还是

暂停了，因为他出现了高原反应，有些

头晕恶心。田小宝和妻子商量后，还是

决定娘儿俩提前回家。

那天，田煜祺坐在火车上，向爸爸

不停地挥手。火车缓缓启动，夕阳下，

暖暖的阳光将晚霞映衬得绚烂美丽，把

田小宝的影子拉得格外长。

火车越开越远，渐渐驶入群山。摇

摇晃晃的车厢内，田煜祺在妈妈怀里睡

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田煜祺翻了个

身，用小手揉了揉困倦的眼睛说：“妈

妈，我梦见爸爸变成了一块石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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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，94 岁的陈秀英老人看到她和

丈夫董秀安的画像时，眼眶里瞬间噙满

了泪水。她一遍遍轻抚画像，思绪也回

到了曾经的岁月。

陈秀英是山东省莒县峤山镇黄草

坡村人。1946 年，18 岁的她与比自己大

4 岁的董秀安结为夫妻。结婚第 4 天，

董秀安决定响应号召，奔赴战场。

莒县地处沂蒙革命老区。抗战时

期，翻过黄草坡村西边的梁甫山，就有

一个鬼子的据点。敌人每次进村扫荡，

全 村 老 百 姓 只 能 牵 牛 拉 驴 四 处 躲 避 。

有一次，趁鬼子吃饭，董秀安把鬼子的

枪偷走了两把。从那时起，董秀安就加

入了村里的民兵队伍。后来，民兵连长

又向部队推荐了董秀安。

那天，天刚亮，董秀安就要出发去

部队了。陈秀英将董秀安一直送到村

口。两人依依不舍，含泪挥手告别。看

着董秀安的身影消失在山路尽头，陈秀

英才转身往家走。

董秀安兄弟姐妹 6 人，3 个弟弟当

时还未成年。父亲体弱多病，早早就病

逝了。董秀安走后，陈秀英里里外外操

持着整个家。白天，她要下地干活、照

顾婆婆。到了晚上，她就在一闪一闪的

煤油灯下“吱呀呀”纺线，一直劳作到半

夜，有时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。

日子虽然过得清苦，但陈秀英的心

里始终怀着期望。她盼着董秀安能打

胜仗，早日回家。几个月后，董秀安所

在部队路过莒县，部队首长特批他回趟

家。那天，陈秀英恰巧回邻村娘家看父

母，听人带信说丈夫回来了，她撒腿就

往家跑。

那天，平时不觉得远的 3 里山路，对

陈秀英来说，显得格外漫长。此时，董

秀安也迎到了村口。当陈秀英气喘吁

吁地跑到董秀安面前，四目相视，千言

万语化作了两行热泪。“我给你带回来

一块布，你做件新衣服穿吧。”董秀安给

陈秀英带回来的是 4 尺浅蓝色“洋布”。

那时，村里人都穿自己纺线织的粗布。

陈秀英把“洋布”披在身上，左看右看，

非常喜欢。

“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，我得回去

了！”董秀安忍不住说。

一听丈夫要走，陈秀英脸上的笑容

瞬 间 凝 固 ：“ 就 不 能 在 家 待 一 晚 再 走

吗？”

“部队是有纪律的，说什么时间回

去，就得什么时间回去。”

“那你什么时候还回来？”

“现在战事吃紧，不好说。”

“ 我 等 着 你 回 来 ！”陈 秀 英 含 着 泪

说。

一句约定，带来无尽的期盼。陈秀

英 当 时 只 有 一 个 想 法 ：他 在 外 当 兵 打

仗、保家卫国，她就把家里照顾好，等着

他回家好好过日子。

董秀安走后，再无音讯。那些年，

全 家 人 的 生 活 主 要 靠 陈 秀 英 一 人 张

罗 。 在 那 个 物 质 匮 乏 的 年 代 ，没 粮 食

吃 ，陈 秀 英 就 上 山 挖 野 菜 ，回 家 做 成

窝窝头、菜饼子，换着花样调剂伙食，

尽 量 让 全 家 人 吃 得 可 口 些 。 婆 婆 81

岁 高 龄 时 ，患 病 卧 床 不 起 ，陈 秀 英 守

在老人病床前悉心照料。婆婆临终前

想 吃 顿 油 条 ，陈 秀 英 跑 遍 全 村 ，东 家

借 一 瓢 面 、西 家 借 半 瓶 油 ，凑 齐 了 原

料 ，炸 了 几 根 油 条 ，满 足 了 婆 婆 最 后

的心愿。

对董秀安 3 个未成年的弟弟，陈秀

英一直照顾着他们，并支撑着他们成家

立业。董秀安的五弟董秀照去世后，留

下一双年幼的儿女无人照顾。陈秀英

再次担起抚养侄子、侄女的责任。多年

后，侄女董克花的儿子丁帅，在陈秀英

的鼓励下参军入伍。

早 些 年 ，陈 秀 英 曾 等 到 一 次 丈 夫

的消息。那是 1948 年春节，与董秀安

一 同 参 军 的 莒 县 籍 战 友 ，带 回 前 线 的

消 息 —— 董 秀 安 在 四 平 战 役 中 牺 牲

了。

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让陈秀英一

病不起。她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，

悲痛之余，耳边又响起“我等着你回来”

的约定。

她心中升起一个念想：这消息只是

听来的，说不定哪天他就回来了。

陈秀英又重新打起了精神。心灵

手巧的她，把丈夫带回来的 4 尺“洋布”

裁剪成一件大襟褂子。每到过节或闲

暇时，她就穿上这件大襟褂子，站在村

口送别董秀安的地方，默默地看着通往

远方的小路。她多么期待那个熟悉的

身影再出现在自己面前，夸夸自己衣服

做得漂亮。

1950 年，陈秀英收到了县里送来的

董秀安的烈士证。

那 天 ，陈 秀 英 怔 怔 地 听 着 来 送 烈

士 证 的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她 ，四 平 战 役 打

得极其惨烈。董秀安时任东北野战军

某 部 副 连 长 ，在 1946 年 8 月 的 战 斗 中

壮烈牺牲。

那年，她刚 22 岁，婆婆和娘家人都

劝她改嫁，但她拒绝了。她强忍悲痛，

用操劳家务来抵消对丈夫的思念。每

到夜深人静之时，她的思绪就不自觉地

飘到遥远的四平。

董秀安没有留下任何遗物。为了

寄托思念，陈秀英亲手为董秀安缝制了

一双布鞋。遗憾的是，后来一场火灾将

4 尺“洋布”裁成的大襟褂子烧没了，这

双布鞋也烧得只剩下鞋底。

这些年，黄草坡村有了很大变化，

陈秀英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。但“千

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”的画面时常进入

陈秀英的梦中，让她彻夜难眠。

“ 我 最 大 的 心 愿 就 是 董 秀 安‘ 回

家’，兑现我和他的诺言。可这么多年，

我又不知道他的尸骨埋在哪里。”2022

年 6 月，陈秀英对莒县峤山镇退役军人

服务站登门走访的工作人员道出自己

的心愿。

那天，陈秀英的故事感动了在场所

有人。后来，通过查询烈士名录，工作

人员了解到，董秀安被安葬在四平烈士

陵园。

不久后，在多方共同努力下，四平

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在董秀安烈士的墓

地取了一抔土，并将取土的全过程进行

录像，带给了陈秀英。

迎接丈夫“回家”的这天，陈秀英早

早起床梳洗了一番。她还把院子规整

了一遍，就连家门口的小路也扫得干干

净净。

董秀安的陵土放在一个用红绸缎

包裹着的盒子里。那天，陈秀英从工作

人员手中接过盒子时，双手有些颤抖。

她 将 盒 子 紧 紧 拥 在 怀 中 ，喃 喃 地 念 叨

着：“回来了好，回来了好！”

当 天 ，工 作 人 员 为 陈 秀 英 播 放 了

四平烈士陵园取土的全过程画面。当

陈 秀 英 亲 眼 看 到 烈 士 碑 上 刻 着“董 秀

安”三个字时，她才相信，丈夫真的牺

牲了。

陈秀英的故事被报道后，引起许多

人关注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山东省

雕塑家协会会员、莒县籍画家贾贵仟就

是其中之一。他萌生了通过还原的方

式，为陈秀英与董秀安画一幅合影像的

想法。

然而，董秀安没有留下任何照片，

与陈秀英又没有孩子，仅凭陈秀英的描

述 ，很 难 把 董 秀 安 烈 士 的 画 像 画 得 真

切 。 为 此 ，贾 贵 仟 又 走 访 了 村 里 的 老

人、董秀安的侄子们，并找到了董秀安

三弟年轻时的一张照片作参考。经过

多次沟通与修改后，贾贵仟将陈秀英和

董秀安的容貌定格在 20 多岁，画像终于

成功。

那天，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

员 和 贾 贵 仟 把 画 像 带 到 了 陈 秀 英 面

前。陈秀英小心翼翼地接过画像，流着

泪一遍遍轻抚丈夫的脸庞。满头华发

的陈秀英对在场的人说：“这辈子，我与

他相处的时光非常短暂，但我不后悔，

他为国捐躯，是保家卫国的英雄，我为

他感到骄傲。”

76 年的风雨，76 年的等待，在这一

刻有了慰藉。

跨 越 时 空 的 画 像
■黄永仓 魏延杰

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􀦏􀤏
􀤏

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􀤏􀦏􀤏
􀤏

􀦏

本版投稿邮箱:jbjrjt@163.com

家庭 秀

不久前，某工程兵

大队为基层连队规划

的“军营书吧”建成。图为指

导员刘济波带暑期来队探亲

的儿子在这里度过温馨的亲

子时光。

冯明翔摄

定格定格

大大的房间里

溢满阳光的芬芳

一本本书整齐列队

像士兵叔叔们那样

我向它投去好奇的目光

它朝我伸出友好的手掌

邀我玩耍

跟我说悄悄话

爸爸 这些都是我的新朋友啦

我要和它们一起长大

李学志配文

图①：通过还原方式，画家贾贵仟为陈秀英和董秀安创作了一幅夫妻画像。图②：那天，当陈秀英看到她与丈夫董秀

安的画像后，忍不住一遍遍轻抚丈夫的脸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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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候，每当天气晴好，父亲总喜

欢把他珍藏的军大衣拿出来晾晒。这

件军大衣上曾经有多处破损，扣子也

掉了，但还是被心灵手巧的母亲缝补

得整整齐齐。我家经历过数次搬家，

但父亲始终不舍得丢弃这件军大衣。

他看着这件军大衣，常常会情不自禁

地 拉 着 我 们 一 起 唱 儿 歌 ：“ 一 件 军 大

衣，革命传家宝，硝烟战火都不怕，杀

敌立功劳。”

时间回到抗美援朝战争期间。那

天，父亲所在的侦察连抵达预定作战

地 点 时 ，已 是 凌 晨 。 大 地 满 目 疮 痍 ，

残 垣 断 壁 上 布 满 弹 痕 。 鹅 毛 大 雪 飘

落 在 废 墟 上 ，场 景 甚 是 凄 凉 。 当 时 ，

连队执行夜间任务时，羊皮军大衣要

反 着 穿 ，为 的 是 便 于 在 雪 地 中 隐 蔽 。

在 行 军 中 ，他 们 不 时 会 遇 到 敌 机 扫

射 ，只 能 暂 时 趴 在 雪 地 中 隐 蔽 ，等 确

认敌机离开后，再继续行军。四个多

小时急行军后，他们终于抵达了目标

位置。

那个漆黑的夜晚，父亲和几个战

友沿着山梁搜索前进，突然发现山坳

里隐藏着一伙敌军。这时，敌军也发

现了他们，十几张凶狠的面孔和十几

个 黑 洞 洞 的 枪 口 向 他 们 逼 近 。 面 对

群敌，父亲和战友们非常冷静。趁敌

人 不 备 ，父 亲 向 战 友 做 了 个 手 势 ，果

断 拉 响 手 雷 的 保 险 栓 。 就 在 手 雷 即

将爆炸的一瞬间，父亲迅即把手雷扔

向敌群，然后和战友们一起顺势滚下

山坡。五六个敌人当场被炸死，剩下

的 仓 皇 逃 窜 。 父 亲 和 战 友 们 立 刻 爬

起来乘胜追击，全歼了敌人。回到营

地后，父亲才发现军大衣上的白羊毛

都变黑了，前襟和袖子在他们滚下山

坡时，被乱石和树枝划开了好几个大

口子。

后来，我跟着妈妈随军来到部队。

初入军营，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绿色的

军装，威武的方阵。在军营里，我每天

都能听到父亲那洪亮的声音，看到军人

整齐的步伐。从那时起，我喜欢像军人

一样，把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一样，四方

平整，棱角分明。当然，我尤其喜欢绿

色的军装。

我是军人的女儿，生活在绿色的

军营，听着嘹亮的军歌和烽火岁月的

故 事 长 大 ，军 装 对 我 影 响 尤 其 深 远 。

我小时候，父亲就经常在家训练我立

正、稍息、左右看齐等。有一次，学校

新 年 文 艺 汇 演 ，我 担 任 舞 蹈 队 的 领

舞，演出需要一件黄色的军大衣。父

亲 就 翻 出 他 南 征 北 战 用 了 多 年 的 军

用 毛 毯 ，和 母 亲 在 灯 下 忙 了 大 半 夜 ，

一 针 一 线 地 给 我 改 成 了 一 件 黄 色 的

军 大 衣 。 我 穿 着 这 件 军 大 衣 登 上 舞

台 ，像 美 丽 的 小 燕 子 翩 翩 起 舞 ，温 暖

幸福。

父亲离休以后，还是喜欢穿着他

的旧军装，也从来没有放下军人那份

责 任 感 。 记 得 那 年 ，家 乡 遭 遇 洪 水 。

当 时 ，70 多 岁 的 父 亲 患 有 喉 癌 ，刚 经

历了手术治疗。但当洪水泛滥时，他

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抢险救灾，在暴

风 雨 中 连 续 奋 战 几 个 小 时 ，磨 破 了

手，喊哑了嗓子。

而今，父亲已经离开我们，可他的

军装还在家里珍藏着。特别是那件被

缝补整齐的军大衣，我每次看到都会

想起慈爱的父亲，想起他作为军人的

精神品质。军装承载着军人特有的责

任和品格。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

是在和平年代，那整齐列队的军装方

阵，铺就了一幅幅壮美的画卷，永远带

给人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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